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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eaching model is one of the key factors to improve teaching quality. In view of 

the tendency of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ing model to focus on 

structure and knowledge, but not on pragmatics and ability, the Chinese Lan-

guage and Literature College of Jinan University in China has innovated a set of 

"listening and speaking + reading and writing" Chinese teaching model. This 

model focuses on the mutual coordination of "listening and speaking" and "read-

ing and writing", aiming to quickly improve students' Chinese communication 

ability. This model has been first practiced overseas at the Common Hope Lan-

guage School in Indonesia. This article mainly introduces the model and the 

teaching steps of the listening and speaking class in this model, and uses the 

students' actual grades to demonstrate the feasibility of this teaching model. The 

study shows that after about 6 months of intensive study in this model, students' 

Chinese listening and speaking ability has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This model 

helps to improve the listening and speaking ability of Chinese beginners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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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7 年，据国家汉办估算，除中国（含港澳台）之外，全球学习使用

汉语的人数已超过 1 亿，其中包括 6000 多万海外华人华侨。1又有来

自国家汉办的数据显示，2018 年全球汉语学习人数已经超过 1.5 亿，

                                                           
1前所未有的“汉语热”-《光明日报》 2017 年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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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各类汉语教学机构达到 71861 家，每年汉语培训人数超过 2000

万。2在 2022 年的国际中文教育大会上，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指出：

“全球有 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中文教学，81 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

民教育体系，开设中文课程的各类学校及培训机构 8 万多所，正在学

习中文的人超过 3000 万。”3另外，赵成新（2022）认为：“从汉语

国际教育到国际中文教育，‘教谁'‘在哪儿教'两个因素有了大的变化，

首先是教学对象范围有了较大的扩展，不仅涵盖在国外、国内的外国

人，而且包括第一语言为非汉语的华人及其后裔。”由此可见，目前

全球学习汉语的人数庞大，且人数在不断地增长，而华裔学生是其中

的主力军。 

面对数量庞大且逐渐增多的汉语学习群体，如何让他们在较短时

间内掌握基础的汉语听说读写能力，学会、学好这门世界上最难的语

言之一，应是整个国际汉语教学界的首要关注点。我们知道，学习语

言是为了能够用这门语言进行听、说、读、写，最终达到使用这门语

言与他人交际的目的。简言之，学习语言是掌握语言能力，而非仅学

会语言知识，学习知识的目的是将其用于实践。但目前的汉语教学模

式多存在重知识、重结构，轻语用、轻能力的倾向，即强调汉语知识

的输出、强调汉语结构的讲解，而忽视了学习者对汉语的使用、忽视

了学习者汉语交际能力的锻炼，这便违背了语言学习的初衷。 

魏晖（2023）给国际中文教育模式定义如下：“国际中文教育模式

（又叫“国际中文教学模式”）是指系统化、理论化、程序化的国际

中文教育活动实施及管理策略框架体系，主要包括理念、目的、任务、

原则、程序、方法、评估等要素，具有概括性、稳定性、系统性、操

作性特点。”4这一定义，为本文所探讨的“听说+读写”中文教学模式

提供了理论借鉴，本文也主要从“听说+读写”中文教学模式的理念、

目的、原则、程序、方法等方面展开介绍。 

“又因中国国内对外汉语教学中‘综合 + 小四门'教学模式的占比

最高。”5（宗世海，2016）何为“综合 + 小四门”教学模式呢？即汉

语综合课+汉语听力课、汉语口语课、汉语阅读课以及汉语写作课。但

宗世海（2016）认为：“‘综合 + 小四门'教学模式所依赖的教学理念

需要检讨、综合课任务太重、小四门过度分散，重复浪费、综合与小

                                                           
2连尚文学助力中国文化出海-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 2019-02-22 
3扎实推动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光明日报》 2022 年 12 月 09 日 
4魏晖,吴应辉,苏向丽,荀恩东.“国际中文教育集成创新”大家谈[J].语言教学与研究,2023(05):1-12. 
5宗世海. (2016). 我国汉语教学模式的历史、现状和改革方向. 华文教学与研究(1), 22. 

https://wenyi.gmw.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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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门之间，以及小四门内部的配合很成问题（如课型之间、教材之间、

教师之间的配合）、‘综合 + 小四门'教学模式教学效率不高。” 

鉴于此，宗世海提出了破“综合 + 小四门”教学模式、立“听说 

+ 读写”教学模式的主张。 

早在 2017 年，暨南大学华文学院的刘文辉老师已将该模式（文中

称为“华裔二语生教学模式”）应用于对华文学院本科留学生的中文

教学之中，并选取了两个实验班与四个对照班，开展了为期两个学期

的对照实验：实验班采取“听说+读写”教学模式，对照班采取“综合

+小四门”教学模式。经过两个学期近一年严格的对照试验，最终结果

表明“实验班学生不管是整体语言水平还是单项语言技能都取得了非

常明显的进步，“‘听说+读写'教学模式有助于显著提升教学效率和学

生的自主学习能力。”6（刘文辉，2019） 

共同希望语言学院对该院 2023 级大专生采取“听说+读写”中文

教学模式授课，一方面跟刘文辉老师等人早期在暨南大学华文学院进

行教学模式的改革成功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希望学院目前存在师资力

量不足、生源流失较严重、教学质量有待提升等有关，下一节将详细

介绍该教学模式。 

 

研究方法 

1. 文献研究法：笔者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如刘文辉（2019）并结合使

用“听说+读写”中文教学模式进行授课时的一些体会，对“听说

+读写”中文教学模式进行了较为全面且简洁的介绍。 

2. 定量分析法：本文通过分析共同希望语言学院 2023 级 20 位大专

班学生前后 3 次 HSK 和 HSKK 考试成绩变化，以学生的成绩变化

作为主要论据，从而得出本文的结论。 

3. 观察法：笔者通过观察大专班 20 位学生的学习表现，总结出其在

该教学模式下中文听说能力发展变化的几点原因。 

 

研究结果及探讨 

何为“听说 + 读写”的中文教学模式？从字面上理解即仅有两门课型:

汉语听说课+汉语读写课、两位/两组汉语教师、两套汉语教材，下面

主要介绍“听说 + 读写”中文模式的教学理念、教学目的、教学理论、

教学程序、教学方法等。 

                                                           
6刘文辉.“听说+读写”教学模式理论与实证研究[D].暨南大学,2019. 



Ming Yue 
 

 

 173  

 

2.1“听说 + 读写”模式的教学理念等内容 

该模式以能力训练统帅知识教学、“两个一体”——“听说一体”

+“读写一体”，“一个配合”——听说与读写的配合为核心理念，强

调在教学过程中小步快走，允许对知识的不求甚解，强调“写长法”

的运用：“设计可以刺激学生写作冲动的任务,在特定的学习阶段,遵循

外语学习的规律,改变对作文长度的要求,让学生在完成写作的过程中

产生成就感、自信心。”7（何泰琴，2015）并且宗世海（2012）认为：

“‘写长法’是一种很适合在汉语二语‘基础写作’教学中应用的训

练方法。”8因此该模式强调“写长法”的运用以及“以写促学”。以

写促学。该模式的教学目的为在目的语环境中使用该模式与为该模式

而编写“听说 + 读写”中文教材进行教学，使零起点的外国学习者，

在一年级末（两学期以后）达到 HSK 4 级水平。 

该模式的教学理论有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学习者的知识是在与他

人互动交往的过程中主动建构的，学习者会借助已有的认知经验对新

信息进行同化或顺应，而非是“教师传递—学生接受”过程中的被动

接受者。”（刘兆熙，2022）认知主义学习理论：“学习并不仅仅是

对外界刺激的直接反应，而是对刺激反应过程的阐释，其学习过程是

阐释与内部认知心理因素（如动机、注意力等）相互作用的结果。”

（陈雪、周若潇，2017）以及联结主义理论等。基于上述教学理论，

该模式强调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只是学生学习的启发者和引导者，

教师应充分发挥学习者的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给学生充分使用目的

语进行表达的机会，促进学生对当前所学知识进行有意义地建构，促

进学生汉语听说读写各方面能力地相互配合与相互促进。 

“听说 + 读写”汉语教学模式中的听说课以功能、情景、话题为

纲 ，读写课以体裁、主题为纲来组织教学、编写教材，这也是与以“结

构-功能”为纲的“综合 + 小四门”教学模式最核心的区别。“该模

式与‘三 P’模式相契合，即 Presentation （展示：教师陈述、呈现知

识）；Practice （练习：学生做复述性、机械性操练）；Production （表

达：学生产出真实的话语文章）。”（宗世海，2016） 

宗世海（2016）认为该模式值得汉语教学界大力推广，原因如下：

“1.‘听说+读写'教学模式符合语言教学理念（语言教学的性质不是知

识教学而是能力训练，围绕听说、读写能力设课，抓住了能力训练的

                                                           
7何泰琴.“写长法”运用于汉语写作训练的研究 ——以印尼泗水中文世界学生为例[D],2015. 
8宗世海,祝晓宏,刘文辉.“写长法”及其在汉语二语写作教学中的应用[J].世界汉语教学,2012,2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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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2.‘听说+读写'教学模式具有较多优势：（1）摆脱了综合和

小四门配合困难的弊端；（2）消除了听力课没法上、写作课没人上的

问题；（3）消除了听与说、读与写的联系被割裂的问题；（4）方便

制定更加系统统一的教学目标，方便管理，方便考核。3.‘听说+读写

'教学模式的适用对象广。” 

2.2“听说 + 读写”教学模式教材介绍 

“听说 + 读写”教学模式所使用的教材专为该模式而生，由暨南

大学华文学院编写。该系列教材分为初级教材、中级教材和高级教材，

每级都包括三本教材：汉语听说、汉语读写以及汉语读写练习册（因

听说课习题多为单元习题，读写课习题中课堂习题、单元习题均有，

篇幅较多，因此听说课习题附在每课单元之后，与教材共成册，读写

课习题则单独成册）。每级教材均分为上下两册，如第一学年第一学

期听说课所使用的教材为“汉语听说教材初级上册”。该系列教材最

重要的理念是（1）质量控制的理念：要求每学期至少对学生进行两次

真实汉语能力的测量，以检验该学期的教学效果。（2）语言是能力之

理念，语言能力是习得学会、用中学会之理念：在课堂上给学生充分

的时间操练，有关的语言知识则让他们课前、课后学与练。 

该系列教材与《体验汉语》具有相似特点：“《体验汉语》受交际

法影响比较深，不追求严格遵循《大纲》中的语法结构，其中的语法

点没有系统的具体的阐释，体现了交际法淡化语法结构的特点，而且

有大量的创作型、交际性练习，体现了交际法的特点。”（刘英，2013）

只有了解该系列教材的一些特点，在教学过程中才能更好地使用教材

进行教学。 

下图为听说教材初级上册第 13 单元与读写教材初级上册第 13 单

元的目录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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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为听说教材初级下册第 8 单元与读写教材初级下册第 8 单元

的目录展示： 

 

 
 

从中可以看出两套教材之间的话题是相互配合的，但两套教材在

问题设置、操练方式等方面又存在较多不同。听说教材中的课文以对

话体形式呈现，而读写教材中的课文主要以叙事文、说明文的形式呈

现。 

下图为听说教材初级上册第 16 单元第 1 课的课文内容（部分） 

 

 
 

 

 

 



Ming Yue 

 

 

 176  

 

下图为读写教材初级上册第 16 单元第 1 课的课文内容（部分）： 

 

 
 

听说课与读写课的习题也与其教材内容相配合，并且听说课的习

题与读写课的体裁相配合，读写课的习题与听说课体裁相配合，在此

重点论述后者。听说教材每一课的最后一部分“口语练习”根据该课

内容而设置，且主要要求学生用叙事的形式进行口语表达，该题既能

较好地检验学生的课本学习效果，又能较好地锻炼学生的汉语叙述能

力，下图为听说教材第 16 单元第 1 课的“口语练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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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写练习册每一课的“完成对话”以课文内容为依据，以对话题的

形式出现，既复现了课文内容又将叙事体的课文转化为了对话体，能

较好地促进学生将汉语阅读能力转化为汉语口语交际能力，下图为读

写教材第 16 单元第 1 课的“完成对话”题（部分）： 

 

 
 

三、印尼共同希望语言学院及大专实验班介绍 

3.1 印尼共同希望语言学院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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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希望语言学院位于印尼西加里曼省丹库布拉雅县，临近坤甸

市（以下简称“希望学院”）。希望学院由坤甸“共同希望教育基金

会”创办，于 2015 年获得印尼教育部的办学准证，于 2016 年 9 月份

正式开课，是目前印尼唯一拥有 2 个中文专业（汉语言本科学位：4 年

学制和汉语言大专学位：3 年制）的高等院校。该院目前已招收学生

500 余名，其中以华人子弟为主。该院每年有多名毕业生获得前往中

国高等院校（如中国北京语言大学、中国暨南大学等）读研深造的机

会，其教师来源多为从中国读研归来的印尼本土教师，少部分为来自

中国高等院校与国际中文教学领域相关的中国教师。 

3.2 印尼共同希望语言学院大专实验班简介 

“听说+读写”模式大专实验班由希望学院招收的 2023 级（第三

届）大专生组成，该班人数稳定在 20 人，其中 19 名来自华人家庭，

1 名来自非华人家庭，该班有 19 名学生通过助学贷款的方式入学。该

班学生年龄差距较大：入学年龄最低为 17 岁、最高为 38 岁；其汉语

水平起点差距也较大：入学时汉语水平最低为零基础、最高为已通过

HSK5 级考试，该班于 2023 年 9 月份正式开课，学制为 3 年。该班的

教学模式、教学方法、使用教材、授课教师、管理方式等由希望学院

与中国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共同管理，该班的授课教师为来自中国暨南

大学华文学院的研究生，并采用“听说+读写”教学模式授课，该班所

使用的教材即前文所提及的“听说 + 读写”教学模式教材，该班的授

课时间相对集中，且听说课与读写课交替进行，强调先听说、后读写，

文末附有该班学生的基础信息。 

 

四、“听说+读写”教学模式在大专实验班的具体应用 

该班的授课模式采用“听说+读写”教学模式，强调学生自学（预习复

习与课堂学习并重）、教师引导与启发。“听说 + 读写”模式中四种

能力即使是同步推行，内部的顺序还是不能乱的，即先练听说能力，

再练读写能力。宗世海（2016）该班的课程安排也与其所述完全相符，

强调听说在前、读写再后，先输入、再输出，下图为该班第二学期的

课程安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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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笔者第一学期及第二学期的前两周主要负责该班的听说课教

学，因此本节主要介绍听说教材的主要内容、该班听说课的教学流程

等。 

按照编排前后顺序，听说教材每一课的内容可细分为①“课前热

身”（用 2 个与本课话题相关的问题引入新课）②“词汇预习”（词

汇部分包括生词、拼音、印尼文释义、词性以及例句）③“听力练习”

（几个源自课文的听力题）④“课文”（对话体）⑤“难点释疑”（择

取课文中 2~3 个重要的语言点，给出释义与例句）⑥“知识与技能”

（与课文话题相关的知识补充与话语表达）⑦“实战演练”（与本课

相关的练习，如读句子、完成句子等）⑧“口语练习/角色扮演”（设

置与本课相关情景，进行口语表达）这几个板块。 

该班听说课的授课顺序也主要依据教材内容顺序展开。在学习每

篇新课之前，笔者都会让学生预习该课的生词和课文：清楚每个生词

的意思并能用该生词进行造句，圈画出课文中的生词并标注其拼音与

印尼文翻译，熟读课文并完成课后作业。 

由于学生已在课前较深入地预习了生词与课文，故而课堂时间主

要用于①讲解重难点生词、②组织学生听写生词并用生词造句(第一学

期仅听写生词和教师读的句子，第二学期既要求写生词也要求学生用

生词造句）、③播放听力、④对话体课文简单讲解并要求学生分角色

朗读、⑤语言点的简单讲解并让学生用其造句、⑥“知识与技能”部

分主要让学生自学，“实战演练”部分让学生读句子并回答问题、⑦

“口语练习”部分给学生较充足时间准备后要求每位学生以分组/单人

形式上台展示成果（此部分会进行录像并保留视频，若课堂时间不足，

则会将此部分布置为课后作业，要求其以音频形式进行作业提交），

上述几点既能帮助学生学习知识，也是检验学生预习与学习效果的有

效手段。下图为听说教材一篇完整课文的内容以及上完一篇听说教材

课文的具体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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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专实验班学生汉语听说能力前后变化 

5.1 大专实验班学生汉语听力能力前后变化 

为了检验学生在该模式下的学习效果，笔者与另外一位任课教师每隔

一段时间（3 个月左右）会对他们进行一次 HSK 与 HSKK 分级测试，

并严格按照 HSK 与 HSKK 测试要求开展测试。由于该班学生的真实

汉语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因而根据他们的汉语水平以及对他们进行分

级测试，如在同一时间，一部分同学进行 HSK3 级测试，另一部分同

学进行 HSK4 级测试。下表是该班学生汉语水平相对较低同学前后进

行的 3 次不同难度级别的 HSK 听力测试成绩，满分均为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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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大专班汉语水平相对较低同学前后三次 HSK 分级听力测试成绩 

 

 
 

 

 
 

图 1. 大专班汉语水平相对较低同学前后三次 HSK 分级听力测试成绩折现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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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与图 1 中可以直观地看出，在经历该模式 6 个月左右（仅

计算上学时间，排除假期时间）的学习时间之后，该班参加了前后三

次 HSK 听力测试的汉语水平相对较低的 9 位同学（郑迪隆、陈永才除

外），其后一次测试成绩均高于前一次测试成绩，这 9 位同学中有 8

位同学从第一次听力测试成绩不及格到第二次全部及格再到第三次取

得较不错的分数，其中 1 位同学则在第三次测试中通过了 HSK4 级听

力测试，虽然分数不算高，但做到了从 HSK3 级听力到 HSK4 级听力

的跨越，一定程度上表明在该模式 6 个月左右的集中学习时间里，汉

语水平起点较低的同学，其汉语听力能力进步较明显。 

 

表 2. 大专班汉语水平相对较高同学前后三次 HSK 分级听力测试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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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大专班汉语水平相对较高同学前后三次 HSK 分级听力测试成绩折现统计图 

 

 

从表 2 与图 2 中可以直观地看出，在经历该模式 6 个月左右（仅

算上学时间，排除假期时间）的学习时间之后，该班汉语水平相对较

高的 11 同学，第一次 HSK3 级听力测试成绩均较理想，虽其第二次进

行的是 HSK4 级听力测试，但其中有 6 位同学的成绩高于第一次的

HSK3 级听力测试成绩，若第二次仍对这 6 位同学进行 HSK3 级听力

测试，想必其成绩将更高。在第三次 HSK 听力测试中，有 5 位同学参

加了 HSK4 级测试，其成绩与上一次 HSK4 级听力成绩不相上下，一

定程度上表明其汉语听力能力在稳步中前进。在第三次 HSK 听力测

试中，有 6 位同学则参加了 HSK5 级听力测试，成绩全部合格。综上

所述，该班汉语水平相对较高的 11 位同学在该模式 6 个月左右的集

中学习时间里，部分同学实现了从 HSK3 级听力到 HSK4 级听力的跨

越，部分同学则实现了从 HSK3 级到 HSK5 级听力的跨越，该模式有

助于在短期内提升学习者的汉语听力能力。 

5.2 大专实验班学生汉语口语能力前后变化 

下表是大专班汉语水平相对较低同学前后三次 HSKK 口语测试成

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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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大专班汉语水平相对较低同学前后 3 次 HSKK 测试成绩表 

 

 
 

 
 

图 3. 大专班汉语水平相对较低同学前后 3 次 HSKK 测试成绩折现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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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 和图 3 中可以直观地看，参加第二次 HSKK 初级测试的 8 位同

学其成绩明显高于其第一次的 HSKK 初级测试成绩，且第一次测试时

有 8 位不及格到第二次测试时仅 1 位不及格，在第三次测试中，有 4

位同学仍参加了 HSKK 初级测试，但其成绩均比第二次测试成绩高，

其余 5 位同学则参加了 HSKK 中级测试，其成绩全部合格。文忠成同

学刚入学时的中文听说读写能力均较差，综合他上个学期的学习表现

与考试成绩而言，上个学期他是难以通过 HSKK 中级测试的，虽他未

参加前两次 HSKK 测试，但其第三次 HSKK 中级测试成绩较好。综上

所述，汉语水平相对较低的 9 位同学在该模式 6 个月左右的集中学习

时间里，其汉语口语能力均有所进步，且零基础学生的中文口语能力

进步最明显，部分同学实现了从 HSKK 初级到 HSKK 中级的跨越。 

 

表 4. 大专班汉语水平相对较高同学前后两次 HSKK 分级测试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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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大专班汉语水平相对较高同学前后 3 次 HSKK 测试成绩折现统计图 

 

 

从表 4 和图 4 中可以直观地看出，大专班 11 位汉语水平相对较高

的同学，其第二次 HSKK 中级测试成绩均高于其第一次的 HSKK 初级

测试成绩，若第二次仍对其进行 HSKK 初级测试，想必其成绩均会高

于第一次 HSKK 初级测试成绩，在第三次 HSKK 测试中，有 10 位同

学参加了 HSKK 高级测试，有 3 位同学的成绩在 70 分以上，有 5 位

同学的成绩在及格线（60 分）左右，有 2 位同学成绩不及格。综上所

述，汉语水平相对较高的同学在该模式 6 个月左右的集中学习时间里，

其汉语口语表达能力均有所进步，多数同学实现了从 HSKK 中级到

HSKK 高级的跨越，但仍有少数同学还不能实现从 HSKK 中级到

HSKK 高级的跨越。 

 

结论 

鉴于“听说+读写”中文教学模式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课程、教材、教

师之间的重复浪费和脱节，减轻教师教学负担和学生的学习压力等问

题，且中国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已有过该模式的成功应用，又因目前希

望学院存在师资力量较紧张、生源流失较严重等情况，因此希望学院

对其 2023 级大专生采用该授课，以期缓解教师教学压力、提高教学效

果等。 

在为期 6 个月左右的“听说+读写”教学模式集中学习之下，大专

班学生的汉语听力与口语能力均有提升，初学时汉语水平较低甚至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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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为零基础的学生其汉语听说能力进步最明显，他们从入学时几乎听

不懂汉语、不会说汉语到如今可以通过 HSK4 级听力测试与 HSKK 中

级测试，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该教学模式可以在短期内有效地提升学

习者的汉语听说能力，特别是对汉语水平起点较低的学生而言，该模

式更为有效。 

下面将简单谈一谈大专班学生在该模式 6 个月左右的集中学习之

下，其中文听说能力发展变化的原因。首先授课教师几乎严格按照该

模式的要求进行授课，如让学生在课前、课中、课后多练习、多输出；

强调自学，每一课都要求学生课前预习、课后做练习巩固；听说课内

容与读写课主题相配合，这便加深促进了学生对某一主题内容的理解；

强调听写，“以写促学”，不管是听说课还是读写课，几乎每篇课文

的生词都会听写；重要知识多复现等。除了教学模式之外，教师对学

生的学习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作为大专班的授课教师，我们既要

做到严格：上课认真听讲、不得无故请假、每天都会布置作业且当天

必须完成等；也要做到有爱：对学生要多关心、有耐心、也需细心，

做到多鼓励、多表扬，我们与学生的关系既是师生也是朋友。此外，

还要让他们明白学好中文的意义与重要性、让他们看得见学好中文的

“希望”，时常提醒他们不要忘记学习汉语的初衷。 

另外，印尼学生想要提高中文口语表达能力，尽可能做到以下几

点：做好学习汉语的计划、做好预习和复习；了解自身特点，寻找适

合自己的学习方法；积极寻找与别人用汉语交流的机会等。（杨丽华，

2018）对于如何提高学生的中文听力能力，教师应做到以下几点：具

备学习策略训练的意识，让学生学会怎样去对待汉语听力学习，在听

力中遇到不同的问题该怎么处理；引导学生使用具体学习策略，如制

定适合自己的学习计划表和自评表等。（郑凡，2015）想要增强学生

的汉语口语表达能力或是提高 HSKK 成绩，那么应该适当调整课程内

容，增加与 HSK 和 HSKK 相关的内容；时刻关注学生，坚持课堂有

效输入；利用线上资源，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等。（郑浩瀚，2020） 

下面主要谈谈本文存在的不足之处，首先本文或是在希望学院应

用的“听说+读写”中文教学模式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设置对照班级，目

前笔者仅专注于对大专班的教学，没有在该班之外设置一个或更多的

对照班级，即目前仅有该大专班的相关资料，没有其他对照班级的相

关资料，从而该教学模式是否比希望学院其他班级所采用的其他教学

模式更高效，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其次，目前该模式在该班级的应

用时间还较短，除去假期时间，仅 6 个月左右，所搜集的有效资料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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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难以科学准确地验证该模式的有效性。再次，该模式的配套教材

（初级）内容较基础，对汉语水平较低的学习者较合适，对汉语水平

相对较高的学习者来说较简单，同时本人在使用该模式进行授课时，

会更加照顾汉语水平相对较低的学生，可能会无意忽视该班汉语水平

相对较高学生学习情况和学习需求等，上述两点可能是造成该班汉语

水平相对较高学生中文听说能力进步不够明显的原因之二。最后，该

班仅周一到周五上午有 4 节中文课，周内下午、晚上与周末均没有上

中文课，其课外的中文学习情况我们知道得较少，因此该班学生中文

听说能力的提升受课堂教学影响有多深或是与“听说+读写”中文教学

模式有多大关系难以被准确说明。 

鉴于上述问题，笔者会利用在希望学院授课的机会，寻找一个或更

多的对照班级（大一年级，之前有教师在大一上的学期初与学期末对

其进行 HSK 听力测试与 HSKK 口语测试），若没有合适的对照班级，

笔者会在经过希望学院领导与教师同意之下，在后期对大专班进行

HSK 听力测试与 HSKK 口语测试的同时，对其他部分大一班级的学

生进行同样的测试。另外，笔者在今后的教学中会更加注重对大专班

相关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会更加严格地按照“听说+读写”中文教学模

式的要求进行授课，以期后期能更加科学严谨地论证该教学模式的高

效性。此外，笔者在今后的教学中，也会加强对该班汉语水平相对较

高学生学习的关注，多对他们进行一些与其目前汉语水平相符或更具

挑战性的中文能力训练。最后，笔者会定期对该班学生展开问卷调查

与访谈，进一步了解他们课外的中文学习情况，同时多去旁听希望学

院其他教师的听说课，了解他们的授课模式、教学方法等，取长补短，

以期促进“听说+读写”中文教学模式与希望学院大专班学生乃至与印

尼中文学习者的相互“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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